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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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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

 
 

 
我
有
一
個
盲
人
朋
友
。

  

歲
時
得
了
場
大
病
，
讓
他
永
遠
地
生
活
在

黑
暗
中
。
我
以
為
後
天
的
失
明
比
先
天
的
盲
人
更
痛
苦
，
曾
經
觀
賞
過
五
彩

繽
紛
的
世
界
，
突
然
失
去
了
，
那
種
悲
哀
非
一
般
人
所
能
感
受
到
的
。

 
  

 

我
幾
乎
沒
有
聽
過
友
人
抱
怨
過
什
麼
。
他
的
眼
睛
跟
以
前
一
樣
明

亮
，
看
不
出
他
是
失
明
的
。
有
次
扶
著
他
走
進
飯
店
，
侍
應
竟
以
為
他
喝
醉

了
，
並
問
要
不
要
幫
忙
。
平
日
他
總
是
笑
著
，
一
臉
得
意
，
並
不
覺
得
悲
哀
。

 
  

 

他
其
實
是
個
盲
人
作
家
。
寫
作
要
比
正
常
人
困
難
得
多
，
他
得
用
一

張
塑
膠
板
打
成
空
格
並
壓
在
紙
上
，
然
後
把
字
逐
個
寫
出
來
。
開
始
的
時
候

是
字
撂
著
字
，
後
來
他
慢
慢
練
習
，
漸
漸
掌
握
得
竅
門
。
他
堅
持
不
用
盲
文
，

總
覺
得
自
己
跟
正
常
人
一
樣
。

 
  

 

有
一
天
，
他
讓
我
猜
一
個

  
 

題
。
他
說
，
有
一
天
他
靈
感
來
臨
，
半

夜
就
起
來
寫
稿
，
等
天
亮
時
寫
了
厚
厚
的
一
疊
。
這
篇
文
章
在
他
的
心
中
醞

釀
了
很
久
，
寫
好
後
，
他
趕
緊
讓
人
來
整
理
謄
抄
。
抄
稿
的
人
拿
著
稿
子
問

他
要
抄
寫
什
麼
，
他
說
就
是
你
手
上
那
疊
稿
子
。
抄
稿
人
遲
疑
了
一
會
答

道
︰
紙
上
什
麼
也
沒
有
有
啊
！

 
  

 

他
問
我
，
為
何
紙
上
什
麼
字
都
沒
有
？
我
想
了
良
久
，
沒
想
出
來
。

他
說
︰
「
真
笨
啊
！
因
為
鋼
筆
沒
有
墨
水
。
」
我
立
時
哈
哈
大
笑
起
來
，
定

過
神
來
，
回
想
這
個
傻
瓜
對
著
一
堆
白
紙
大
書
特
書
，
到
最
後
什
麼
也
沒
有

寫
出
來
，
我
不
其
然
苦
笑
了
一
下
。

 
  

 

他
對
什
麼
事
情
都
很
看
得
開
。
他
說
過
，
生
與
死
都
經
歷
了
，
剩
下

的
都
是
細
枝
末
節
，
如
果
還
不
歡
樂
地
活
著
，
真
的
對
不
起
自
己
掙
來
的

命
。
在
他
的
小
書
房
中
，
每
次
都
聽
到
歡
笑
聲
，
他
經
常
開
玩
笑
地
說
︰
「
多

虧
我
眼
睛
看
不
見
來
西
，
否
則
看
到
醜
惡
事
，
我
怕
會
像
時
事
評
論
員
一
樣

大
聲
指
罵
。
」

 
 

 
 

 
 

他
說
過
，
眼
睛
瞎
了
不
要
緊
，
只
要
心
眼
沒
有
失
掉
，
什
麼
事
也
能

做
到
。
這
句
話
我
始
終
記
著
。
他
還
說
，
人
生
在
世
，
應
該
快
樂
地
度
過
，

雖
不
能
用
肉
眼
看
顏
色
，
但
能
夠
用
心
眼
去
幻
想
繽
紛
色
彩
。

 
  

 

我
經
常
告
訴
自
己
，
心
靈
的
美
麗
，
可
以
讓
生
活
更
美
。

 

美
麗
在
心
，
生
活
在
手
，
很
多
事
情
全
在
自
己
的
掌
握
之
中
。

 
 

23 
IQ 


